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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 7月至 1858年 10月，马克思完成了

“ 一 生 中 的 黄 金 时 代 的 研 究 成 果 ” [1]， 即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它一共包括4个手

稿，分别写在 8个笔记本上，其中第 3个手稿就

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

由于第一次以德文发表时被编者加上了《政治经

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标题，

从此它就以《大纲》闻名于世。其中第6本笔记

本第 43 页到第 7 本笔记本第 5 页的内容，就是

“机器论片断”[2]。它对应的是《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第 2版第 31卷第 88~110页的《固定

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者《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中文第 3版第 2卷第 771~791页的《机器

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

章节内容。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国内外学者

对“机器论片断”争鸣不断。

一、“机器论片断”的出现违背了马

克思劳动价值论吗？

随着资本在全球市场不断开拓，自动化机

器、人工智能等科技因素和管理者在生产过程中

提供的非物质劳动等知识要素在生产中越来越发

挥出无可比拟的效能，第三产业在社会中的发展

越来越呈现相对上升势头，以及资本所有者依据

分配制度取得的非劳动收入等经济现象，使得经

济社会的发展现状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看似发生

了冲突。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认为，要在马克思

的语境下看待“机器论片断”，不能夸大其文本

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机器论片断”几个争议的辨析*

■熊晓琳 孙希芳

【提 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断”论述和预言了资本扩张后的发展结局，却未

明确指出解决办法，因此，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争鸣不断。事实上，“机器论片断”对科学技

术作用的论述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我们必须结合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准确把握生产性

劳动界定、总体工人概念以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理解；加速主义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上并未给

出明确策略，自治主义对“机器论片断”的理解过分主观和政治化，寄希望于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根本变革就自动生发出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人工智能等自动化的机器体系迅速发展给传统工

人阶级带来极大冲击，但无法阻挡资产阶级消亡的最终命运。

【关键词】机器论片断 劳动价值论 加速主义 自治主义 无用阶级论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21）06-0018-07

【DOI】 10.19632/j.cnki.11-3953/a.2021.06.003

*本文为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绩效影响实验研究》（项目编

号：2019SJGLX048） 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

18



TTHEORETICAL HORIZON

2021.06

意义，更不能把它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理论

支撑点。至于“非物质劳动”过程中资本吸纳数

字技术、机器操作等方式的现象，可以沿袭马克

思对经济学体系建构为主的理论叙述方法来面

对。他提出：“重新去思考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

动、活劳动，以及创造性剩余价值的来源问

题。”[3] 在未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非物质的

创造性劳动如网络虚拟平台的源代码编程和创新

设计等，也成为劳动的原创性起点。有学者认为

“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可取的”[4]，因为马克

思劳动价值论在价值定义上背离了劳动者与生产

资料之间的关系，在价值产生的源泉上背离社会

物质财富和生产力发展源泉的多因素互动论，在

决定交换价值的环节上背离市场机制运行规律。

该观点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只适应于简单商

品经济和物物交换，已经不适应商品经济高度发

达的社会形态，不适用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同

时还认为，机器的对象化劳动也能创造价值，比

如人工智能代替了部分体力劳动，甚至脑力劳

动，人类的活劳动不再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

还有学者认为“价值是劳动整体创造的”[5]，现

代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再是资本主义发展

上升期马克思重塑劳动价值论的时代，那时，农

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在全部社会劳动中比重极大。

随着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服务在生产中发挥的增

效作用，服务业的发展比例也日渐上升，非物质

生产劳动作为整体劳动的一部分，也能创造价

值。无论是学者们认为需要重新思考剩余价值的

来源，还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抑或是认为

整体劳动创造了价值，都说明以下两方面的事

实：一是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辐

射的时代；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确实存在有待

厘清的细节。

科学的理论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是与时俱

进的思想表现，理应经由反映时代性的批判获得

继承和发展。众所周知，马克思在继承了威廉·
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

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

马克思论证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包括具体劳动和抽

象劳动，其中，在特定形式下的劳动被称为具体

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无差别的体力劳

动和脑力劳动的抽象化就是抽象劳动，生产商品

的价值。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不断探索，

他在揭示商品二因素创立劳动二重性理论后，又

实现从劳动到劳动力商品的转变，创立剩余价值

理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革命。他还以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诠释从价值到生产价

格的转形问题。马克思重视生产力资源和技术变

化在生产中的作用，他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

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

么劳动资料生产。”[6] 在“机器论片断”中，马

克思也强调机器在劳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自

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

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

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7] 对比机

器，工人活劳动的地位和作用在生产过程中发生

巨大变化，“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

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

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活劳动被

对象化劳动所占有……从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

的统一体而囊括生产过程这种意义来说，生产过

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8]。实际

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仅适用于小商品经济，

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马克思终其一

生为探索资本主义的本质及社会发展规律，他在

“天才地”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

为人类指明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方向。对于对象

化劳动也能创造价值和价值是由自动化机器、原

材料等物化劳动和工人的活劳动共同创造的结果

的说法，固然有其现实意义，但不能认为不变资

本的实物形式也能创造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

变资本只是把自身使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剩

余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仍然是工人的活劳动。但

财富的创造，确实需要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互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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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才能产生。马克思在《大纲》中富有预见地指

出：“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即

剩余劳动，——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

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

而是来源于机器所使用的劳动能力。” [9] 可见，

“机器论片断”中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论述与马克

思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诚然，马克思在《大

纲》中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还不够彻底，尤其是

对劳动二重性和相对剩余价值没能充分把握。但

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在《1861—1863 年经济学

手稿》中，对生产所涉及的技术问题有了更成熟

的理解，尤其资本如何借助科学助力自身发展问

题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而这些，都与他试图

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辩证发展达到揭示资

本主义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目标的思考进

路一脉相承。

总之，我们在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解

时必须结合实践新情况，准确把握生产性劳动界

定、总体工人概念以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理

解。生产性劳动是作为劳动者的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的体现，一方面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

面反映生产关系。判断劳动是否是生产性的，并

非以劳动产品的物质或服务形式为判断依据，关

键看能否使资本增殖。在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下，社会生产

根本目标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确实需要对生产

性劳动做出符合时代情景的界定。总体工人不仅

包括生产工人、管理人员，还包括产品研发等科

研技术人员。虽然他们的直接劳动产品不是物质

形态，但他们提供的高新技术在生产体系中组合

形成的生产自动化一旦融入总体工人的劳动就能

够创造价值。科研技术人员提供的复杂劳动是

总体工人劳动的一部分，同等时间下创造的价

值比简单劳动多，在价值分配上毋庸置疑地要

体现分配差异。科学技术本身如果不与科研技

术人员的劳动结合就不能产生价值，它只是创

造价值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但作为劳动者和

劳动对象之间的桥梁，科学技术可以扩大劳动

对象，提升劳动者劳动效率，创造更多使用价

值和价值。

二、“机器论片断”是“圣经式”文本

吗？

近几年来，国外学者尤其当代西方左翼马克

思主义学术界对“机器论片断”关注日益加深，

其中，加速主义和自治主义甚至把“机器论片

断”视为“圣经式”文本。他们都把“一般智

力”和“非物质劳动”问题连接在一起关注和思

考，其中“一般智力”就是指对象化在固定资本

中的人类的一般能力以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学技

术形式出现。“非物质劳动”就是对象化在机器

中的智力劳动。

左翼加速主义者威廉姆斯与斯尔尼塞克在

《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提出，资本无法触及的

技术领域本身就具有革命性的力量[10]，主张摒弃

资本主义各自为战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不影响目

前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情况下，重建全球主义政

治。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在《新

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提出，阻

拦机器时代的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罪恶之源是不

断加速挤压生活时间的社会状态，现代人即使赔

上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也难以到达理想生活的深

层次原因，应归咎于科技进步、生活变迁和生活

步调的加速，应该让个体调整生存节奏，使之与

社会发展节奏同频共振。罗萨对技术发展加速的

观点与早期加速主义者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
加塔利接近，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有革命

性，可以凭借技术的发展使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走

得更远。20世纪末，西方加速主义开始由社会

思潮转变为政治理论。英国学者尼克·兰德主张

不主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认为依靠资本主义加

速发展的技术、现代性和异化的非人力量，就能

使资本主义走上自取灭亡的崩溃道路。[11] 但即

使技术加速发展，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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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技术飞速发

展的结果未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所以，无

论面对左翼加速主义还是右翼加速主义，只有在

资本主义或现代性体制为加速主义殉葬时，另一

种替代性的社会制度才是可能的。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早已预言：“所

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

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

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

的时候，才会产生。”[12]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

十分重视机器和“一般智力”的作用：“固定资

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

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

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

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3] 他在《大纲》

中判断，“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

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

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

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

溃”[14]。西方加速主义将其解读为：随着资本扩

张式发展，工人在劳动中将会被机器取代而越来

越被边缘化。西方加速主义试图基于二战后资本

主义的跨越式发展尤其从泰勒制、福特制转变过

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变化为现实依据，在

“机器论片断”中找寻理论依据。但其实马克思

这段话明显在论证上是不够充分的，因为代表

“一般智力”的自动化机器对活劳动的影响只涉

及代表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并不影响代表抽象

劳动的价值体现，也就是说“一般智力”的发展

并不一定引起交换价值体系的崩溃。加速主义对

“机器论片断”的重视，反映出他们对资本主义

现时代发展变化现象的敏锐觉察，也反映出马克

思主义并未远离我们的时代。但他们在理论上并

未超越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上也未

给出明确策略。加速主义的弊端在于忽视以下关

键问题：技术并不能与生产力直接画等号。技术

进步在为生产力进步增加可能性的同时，也把整

个资本体系、社会发展速度和人类本身卷入其

中，为生产关系增加了高度复杂性。加速主义只

是基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现状，试图用“机

器论片断”超越马克思主义自身，并未洞察资本

主义本质矛盾及危机根源。

把“机器论片断”作为“圣经式”文本的还

有意大利左翼自治主义，主张工人要想取得胜

利，必须脱离工会和政党，他们认为工人想要的

是较少工作，而不是适应工作。意大利当代著

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奈格里在《超越马

克思的马克思》第 2 版导言中把《大纲》界定

为：“一种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凡的理论预

言……，一种对于任何一个希望与后福特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进行论战的人来说的重要阅读材

料。”[15]他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

不断发展，在生产过程中物质性的劳动比例在不

断减少，而非物质劳动即智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比

例在增加。因此，新的斗争主体不再是传统意义

上的工人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以及资本主义生

命政治统治下的民众。这与英国政治学家拉尔

夫·密里本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现在的工

人阶级不再只是提供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范

畴，根据是否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处于雇佣地

位、是否完成某种生产职能等判断标准，中间阶

级的新兴“白领”工人及部分专业技术人员也应

纳入工人阶级的范畴。奈格里指出，在网络信息

高速发展趋势下，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

也有了更细致的划分：剥削式资本和抽取式资

本，即直接参与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减少，但另

一部分资本通过整个社会分工合作和个体生命价

值中仍然能够抽取剩余价值。尽管看起来工人由

于减少个体劳动时间似乎受剥削程度在减轻，但

他们受到的剥削反而紧紧嵌入生活，自治主义趁

此机遇希冀工人能够拒绝工作奋起实行自治。技

术的进步的确使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闲暇时间

变长，但其实每个劳动者都被技术迅速发展的时

代裹挟，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和对立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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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几乎个人所有的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在

“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一方面明确批判科学

技术作为异己的力量对工人的压榨，强调“活劳

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16]，使得人被物化和物

被人格化，催生了异化性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

又认同自动化的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

表现形式，肯定机器和工艺技术的广泛发展符合

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预言过资本的发展

前景：“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

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

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

现。”[17]意大利自治主义（也叫工团主义）认为

“机器论片断”是马克思思想的顶点，基于上述

论断提出“从生产关系内部反对”的口号。自治

主义把对抗资本主义的着力点放在脑力劳动与资

本的分离上，寄望通过工人阶级的自主反抗产生

灭亡资本主义的力量，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不变资

本不仅决定了生产力，也是变革一切社会的动

力。他们的论据之一就是马克思曾说过：“最发

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

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

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 [18] 马克思明确表

示：“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

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

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

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19]马克思认为变

革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还是基本矛盾的

发展过程：“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

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

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

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

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20]自治主义用理论重新

突显了工人和资本的对立，并提出工人自治的方

案，借助马克思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为分

析非物质劳动、知识资本主义以及凭借知识对社

会实践和现实生活进行无孔不入的生命政治控制

的抽象统治打下了理论基础，使政治经济学朝着

生命政治学方向转变。但自治主义的理论是建构

在对“机器论片断”主观主义和政治化的理解

上，走向“充满伦理色彩的主体政治学”[21]。自

治主义错误之一在于，对工人自治抱有过高的甚

至不切实际的期待，只能诉诸充满伦理色彩的设

想。错误之二在于，对马克思“活劳动”概念的

误读，把活劳动直接与主体力量画等号，不考虑

个体所处社会环境和周围的社会关系，把非物质

劳动直接等同于生命政治劳动。错误之三在于，

他们认定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和全人类解放的

终极诉求建立在“一般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之

上，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扭曲为技术决定

论，只能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

果的阉割。

加速主义和自治主义都把马克思在对资本主

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尚未深入时的“机器论片断”

文本视为圭臬，一方面说明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

的发展有敏锐的捕捉，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只

看到表面现象并没有深入挖掘背后的主导逻辑，

寄希望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进行根本变革的

情况下就能够自动生发出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

这显然陷入对“机器论片断”的唯心主义解读，

注定不能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找到真正出路，只

能陷入更深的资本逻辑漩涡。

三、无产阶级会成为“无用阶级”吗？

由于机器自动化的迅速发展，意大利历史学

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简史三部曲”《人类简

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中直接明了地

提出，人工智能将使无产阶级成为“无用阶

级”。赫拉利从描述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入手，

突出人类无论在身体机能还是认知能力上都逊于

人工智能。在未来职业发展中，无论是以体力劳

动为主的“蓝领”工人，还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

“白领”工人群体，都可能被人工智能的算法取

代。他阐述了AI人工智能由不公平算法导致的

政治意义，最后得出颇为震撼人心的结论：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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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挤出就业市场的这批人，既“没有任何经

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

耀也没有任何贡献”[22]。他们的结局要么是吸毒

成瘾的药物依赖，要么就是游戏成瘾的网络依

赖，最终成为“无用阶级”。赫拉利提出的解决

办法就是人类必须开始思考自己究竟希望得到什

么，即使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前进方向。赫拉利

的“简史三部曲”形象地描绘了由技术进步引发

的新一轮失业浪潮和社会阶层分化，其论述颇吸

引眼球但又具有极强的误导性。传到国内以后，

形成了一股新的历史虚无主义冲击，一定程度上

引起了民间甚至学术界的思想震撼，需要予以客

观的评析。

从社会历史发展看，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

四次工业革命，400年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所引

发的机器对工人阶级的排斥一直在资本主义社会

广泛存在。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

化。”[23] 从 18 世纪 60 年代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

时代开始，机器作为固定资产的重要部分，它的

发明和由此建立的新产业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发

展的关键。19世纪 60年代，电气时代来临，旧

的蒸汽机被新的发电机取代。20世纪中叶，以

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

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这是一场涉及

多领域的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而以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和量子通信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

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疾速而来。之所以目前看起来

人工智能对无产阶级的排斥胜于以往任何时代，

说到底还是源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资本主

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

矛盾，也就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回到马克思的

经典文本中汲取理论启发，无疑是获得思想启迪

的好办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

经济学批判〉序言》曾经极富预见性地提出“资

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

的”[24]，“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

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

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

的”[25]。其中，“两个必然”指明了无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向和趋势，资产阶级必将随着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而消失，资本主义制度

也必将终结。无论人工智能等自动化的机器体系

如何为资本主义赢得生存空间、缓解其灭亡速

度，终究难以跨越无产阶级作为“掘墓人”将其

葬送的历史命运。“两个决不会”则预示了这种

斗争必然是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资本主义

生产工具的不断更新换代，从本质上说，是迫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归

根到底，还是迫于资本的增殖本能和资本逻辑的

逐利性。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不过是资本家为

了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走出经济危机低谷的工具

手段而已。人工智能在生产资料中既是固定资本

也是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剩余价值，

但却可以通过算法对工人阶级实施碾压甚至把他

们完全排除在生产过程外，较之机器时代、电气

时代和信息时代工人与机器的错位的异化关系，

人工智能时代则直接把工人抛弃。只要资本主义

制度存在，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无法彻

底调和，机器给工人造成的生存困境和慢性贫困

就不会停止。但凡了解社会主义发展史、钻研过

并赞同《共产党宣言》的人，绝不会赞同赫拉利

对于无产阶级的虚无主义看法。在资产阶级社会

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自始

至终都会面临无产阶级的反剥削斗争。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斗争，具体反映在社会主义

50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1516年英国人文主义学

者兼政治家托马斯·莫尔创作了虚拟文学作品

《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

又有趣的金书》，也就是被后人称为《乌托邦》

的空想社会主义名著，展现出社会主义的雏形，

但只停留在空想阶段。直到 1848年《共产党宣

言》发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社会主义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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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1917 年俄国爆发十月革

命，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在苏联

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使科学社会主义从

理论变为现实。这之后，社会主义经历了从一国

到多国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浴血奋

战 28年，1949年成立新中国，领导人民走向社

会主义道路。20 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

变，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挫折的严峻考验面

前，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推向 21世纪，使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焕发

了生机和活力，为广大仍然在苦苦挣扎的发展中

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经验指导和中国智慧。

尽管人工智能等自动化的机器体系迅速发展

给传统工人阶级带来极大冲击和挑战，甚至使他

们在生产过程中遭受前所未有的异化和折磨，但

绝不能说工人阶级已沦为“无用阶级”。人工智

能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活劳动参与的过

程，也是在为以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全人类为终

极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经济基础。正如马克

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科学预示：“资产阶级的

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

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

唤出来的魔鬼了。”[26] 未来将成为“无用阶级”

的不会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再强大的人工

智能自动化机器体系也无法阻挡资产阶级消亡的

最终命运，那时将会是《共产党宣言》和《哥达

纲领批判》中描述的未来社会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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